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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羊肉汤里的时光

□西洲荷语（宁夏石嘴山)

登阅江楼
□张兴祥（宁夏银川）

生活在苏州这个城市，我很喜欢园林里的花
窗，透过园林中的窗户望向外面的景色，窗户外随
风舞动的树、应景开放的花和形状各异的假山，就
像是一幅动态的画镶在了古典的窗户里，走过了不
同的季节。前几天，普通的水泥方块地面上也能长
出动态的小“花窗”。

清晨，我如往常一样在家附近的河边散步，无
意间，看到了夏日的阳光尽情地洒向大地。走到桥
边，阳光从桥洞中穿过来，照在桥洞边错落的野草
身上。就这样，金黄色的阳光、灰色的桥洞、绿色的
野草，立体的彩色世界在水泥方块上，被影子重新
调色，形成了水墨画般的花窗模样。

看着地上长出来形态各异的“花窗”，我赶紧
用手机拍下来，将每个花窗截图成小小的一块，发
出九宫格的朋友圈。由于阳光照射的角度不一样，
肆意生长的野草们有的浓墨重彩地将自己印在框
里，有的几片叶子隐隐约约地印在地面上，有的将
小小的枝叶露出一点印在水泥方块上，像极了各种
形态的闲章，印在大自然这幅山水画中。

浪漫具有局限性，生活的美景更多是在不经
意处。我喜欢不经意的美好，没有千篇一律的介
绍，任由自己的感官探秘没有固定答案的世界。

长在地上的花窗，就像一位艺术家不经意间
的才华流露，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就像在大千世界里的一个盲盒，永远不知道还藏着
什么好玩的事情。

我将小花窗的照片打印装裱放在办公桌前，
这是大自然画家的作品。看着它，我随时提醒自

己，在日复一日的两点一线中，可以创造出自己的
艺术。太阳每天升起，小草每日成长一点点，河边
的桥更是每日不变，但就是这样一成不变的世界
里，也能呈现出一个美好的花窗。

在相对固定的世界里，不如放慢脚步，竭尽全
力地享受当下的一切，从不同的角度找到丰富多彩
的自己。有园林世界和大自然的“花窗”，那么如何
在固定的框中，变幻出属于自己的花窗世界呢？享
受当下的月圆盈缺，幸福地生活，感受每一秒中的
美好。

父亲已走了十二年，那时候我四十岁。可每
次揭开锅盖，白雾腾起时，我依然会下意识地侧
头——仿佛他还在旁边叼着烟，等着说那句：“汤
要慢慢熬，急不得。”

羊肉汤的香气没变。变的，是厨房里只剩下
我一个人，那个叼着烟说话的人已不在了，但他曾
说过的话至今还常回荡在我耳边：“羊肉汤的香味
是熬出来的，不是高压锅压出来的。”而今这香气
里，熬着的是我与父亲四十年的父女时光……

下午三点左右，我推开三楼的家门，厨房里传
来父亲的声音，“芳芳回来了，去洗把脸，换下衣服，
过来端烩肉，爸给你在锅里温着呢。”

听到这话，晕车的难受，赶路的疲惫便立刻散去
了。我快速换了家居服，洗了把脸，就跑进厨房。父
亲照旧坐在炉子前的椅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
火。看着烟雾里的父亲，我照旧搂着他的脖子，亲昵
道：“爸，又炖羊肉汤了。”父亲一边翻了下锅，一边说，

“上周走时，你不是说要吃炖羊肉吗？这是我早上去
肉店买的新鲜羊排，午饭后炖的。炖好了，给你再烩
上白菜、木耳和粉条。吃米饭。”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端上烩肉和父亲去了客
厅。从初中起，我和父亲有了吃午饭聊天的习惯。
每次回家时，父亲都会在家等我回来，吃饭聊天。

看着眼前的羊肉汤，想起父亲曾无数次叮嘱
过炖汤要领：将新鲜的羊肉切块，与生姜、大葱一同
焯水，去除膻味。“一定要把第一遍汤倒掉，再用冷
水把肉上的杂质洗干净，冷水下锅，锅开后放入葱
姜蒜以及香料，少许盐，这样煮出来的羊肉汤白嫩
如膏，十分鲜美。”那是他四十载总结的要领。

锅开了，父亲熟练地用勺子撇去肉汤表面的
浮沫，空气里浮动着羊肉汤的醇香。透过热气，我

看到父亲眼角的细纹，不禁一阵心疼。什么时候，
在我眼中一直高大的父亲不那么高大了？

父亲曾说过，古时的羊肉汤，是权贵的专利。
那时候的王公贵族们在寒日里围炉而坐，碗中羊肉
的热气袅袅升起，氤氲着富贵的气息。

可我记忆里的羊肉汤，从来与富贵无关。
2002年12月，我生儿子坐月子。近70岁的父亲，每
天上午气喘吁吁地爬到六楼我的家为我送羊肉汤，
只是担心他的小女儿月子里吃不好。

2012年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照例一大早起
来，为我们炖上一锅羊肉汤，中午时又烩上白菜木
耳粉条，配上油饼，这是我们家初一的经典饭，已成
了惯例。这也是父亲为我们做的最后一顿饭。正
月未过，父亲就不舒服住进了医院。

他在2008年年底就查出了肺癌，但他一直坚
持不开刀，不化疗，坚持了四年。

在陪伴他的每一天里，我都想问他为什么不
治疗——是怕花钱？还是别的什么？但始终没有
问出口。如今想问问再也没有机会了。他走在了
2012年的暮春。

今年四月，母亲也走了。离开宁夏时，我想去
看看父亲，看着坟前树上的鸟儿掠过，恍若看见他
用勺撇去汤上的浮沫。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他说过
的一句话——“汤要慢慢熬”。我以前不懂，现在好
像懂了一些，日子如汤一样，都要熬。

暮色中的火车窗外，万家灯火浮动。每扇亮
灯的窗后，或许都有个守候着炉灶的身影。恍惚
中，我仿佛又看见了父亲用过的炖锅在灶台上投下
光斑，那光，四十年来从未熄灭，依然闪亮。

此刻，我也终于懂了那句话的分量。在每一缕羊
肉汤的香气里，与父亲相伴的时光从未走远，从未……

诗 语

拾阶而上时，他敏捷地跑到了我的前面
天高地阔，凉风舒爽
这实在不太像是盛夏的南方
我们爷俩笑说，感谢那场台风为我们清场

今天的狮子山，不属于朱元璋
我带一个真正年少的人来了
可不可以比平日里多一点轻狂
他十岁，到今年秋天才满十一岁
但他已见过许多我未曾见的风景
我能清楚地看见他倚栏眺望时
眼底闪过的那一丝漠然

楼群中的紫峰大厦很瘦削
江面上，货轮南来北往地跑
这于他算不算什么别样的景致，我讲不好

不要去打搅一个发呆的孩子
长江无语流过
像一封永不收尾的信笺
在古老的日色下
被无数双眼读成各自的人间

地里长出来的“花窗”
□苏笑俐（江苏苏州）

有 感

一只蜻蜓栖在小荷上
（外一首）

□王军（辽宁沈阳）

一只蜻蜓栖在小荷上
透明的翅膀微微颤动
像刚合上的信笺
风从水面走来
翻开它，又匆匆合上
水下的鱼
突然吐了个泡泡
撞碎了倒影里的天空
小荷借机弯了弯腰
把载着它的那片绿
轻轻按进水里
于是，水面之下
也有一只蜻蜓
正倒挂着，试图读懂
那个正在下沉的天空

池塘

总是把最柔软的一面
留给云，留给偶尔路过的雁鸣
剩下的，留给藕花
留给那些还没想好名字的水草
也留给蜻蜓
也留给晚风
然后，它就把夜色轻轻按进水底
又把一生的波纹
悄悄藏进蛙声
直到月亮起身
把清辉轻轻铺下来
它才终于有了心事
像一封刚刚寄到的家书
安静地，躺在游子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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